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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二年遣往清朝的吹扎布熬茶使团，颇

受乾隆皇帝重视。在清朝大力资助和关照下，使团圆满完成朝觐和熬茶使命，并加深了土尔扈特

人对清朝国力和黄教政策的了解。作为土尔扈特部回归之前遣往清朝的最后一个使团，吹扎布等

使团成员带回的诸多真实信息，为土尔扈特部认识清朝乃黄教兴盛之地及其制定东归计划等方

面，均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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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茶①系藏传佛教信众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主要包括礼佛祈福、布颜讽经、超度亡灵等
内容。清代许多蒙古部族首领遣使赴藏熬茶，或多另有叩拜达赖喇嘛，向达赖喇嘛求取封号的
意愿。
对蒙藏信众而言，能够赴藏熬茶礼佛，乃其毕生的信念与追求，其中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

的土尔扈特人亦如此。在东归之前，土尔扈特人历尽艰难，曾多次遣使赴藏熬茶。乾隆二十一
年（１７５６），由土尔扈特台吉敦多卜达什②（渥巴锡之父）等所遣赴藏熬茶的吹扎布使团，为东归
前该部最后一次向清朝遣使。有关此次熬茶使团之记载，在《清高宗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
《皇朝藩部要略》《蒙古游牧记》等文献中，仅载寥寥数语，故学界对此次熬茶使团的研究尚无专
论。近来，从《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笔者拣出此次熬茶使团之相关满文档案１５件，据此
大体可窥知清朝接待该使团的情况，以及该使团顺利完成赴藏熬茶使命等问题。熬茶使团一
行对土尔扈特加深对清朝好感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使团成员得知哈萨克汗国之中玉兹阿布
赉汗所部业已归附清朝，自此可以打通土尔扈特与清朝的联系道路等信息，为数年后土尔扈特
部汗之渥巴锡筹划东归，并决定选择行走哈萨克一线，或影响巨大。因此，探讨土尔扈特此次
熬茶使团问题，不但可以对清朝怀柔远人之策有所认识，而且对研究土尔扈特东归历史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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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雍和宫金瓶掣签满文档案整理翻译研究”（项目编号：１７ＢＭＺ００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熬茶，雍正朝之前满文写作ｍａｎｇｊａ　ｆｕｉｆｕｒｅ，乾隆朝以后写作ｍａｎｊａ　ｆｕｉｆｕｒｅ，乃 ｍａｎｊａ　ａｌｉｂｕｍｅ　ｃａｉ　ｆｕｉｆｕｒｅ，即“献供熬
茶”之简称。

此名托忒文为ｄｏｎｄｏｂ　ａｒａｘｉ，满文为ｄｏｎｄｏｂ　ｄａｓｉ，汉文译法有敦啰布喇什、敦罗布喇什、敦多克达什、顿杜克台什等。

按托忒文、满文音译，敦多卜达什较为准确。



要意义。

一、使团之任务及行程

土尔扈特乃卫拉特蒙古之一部，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西北地区，因躲避战乱于１６２８年迁
往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土尔扈特汗国。该部自康熙年间既与清朝保持友好交往，又与卫拉特
各部及西藏藏传佛教界关系密切。有关１７世纪土尔扈特部西迁后与清朝和西藏藏传佛教界
的关系问题，学界均有深入研究，出现诸多优秀成果，①尤其是乌云毕力格所撰《土尔扈特汗廷
与西藏关系（１６４３—１７３２）———以军机处满文录副档记载为中心》一文，依据满文档案，厘清了
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信仰藏传佛教情况及其遣人赴藏熬茶礼佛，求取汗号之史
实，特别是对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土尔扈特台吉策凌敦多布遣使清朝和西藏熬茶礼佛过程及其影
响的考证，成为本文研究乾隆二十一年土尔扈特熬茶使团事宜之基础。
雍正八年，土尔扈特台吉策凌敦多布遣使赴藏熬茶，在清朝关照下取得圆满成功，不但完

成了熬茶礼佛、为阿玉奇汗诵经等使命，还从七世达赖喇嘛处求得“岱青沙萨拿布咱汗”号，并
于雍正九年得到清朝批准，获取敕书、印信。雍正十三年敦罗卜旺布夺取土尔扈特统治权后，
亦效仿策凌敦多布，于乾隆二年派遣扎木巴扎木索率领７３人使团，欲前往西藏参拜达赖喇嘛，
无疑亦欲熬茶并求取汗号，以得到达赖喇嘛的认可，稳定其统治地位。该使团得到俄国政府认
可，给予路引并资助，且派３名官员、１名翻译陪同前往。行至国界，土谢图汗敦丹多尔济以其
有俄国人随行，拒绝使团通过，该使团无功而返。此事后来由理藩院照会俄罗斯萨纳特（枢密
院）衙门的理由为：“与大国和俄罗斯原定十一条不符”②，且“俄罗斯系异俗之人，不知尊崇释
教及达赖喇嘛，不准伊等俄罗斯等随去”。③

乾隆六年阿玉奇汗之孙敦多卜达什执政后，努力平息土尔扈特部内部纷争，并于乾隆十九
年九月，④以土尔扈特部台吉名义，遣出以台吉吹扎布为首的熬茶使团，携带《土尔扈特部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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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马汝珩、马大正：《飘落异域的民族：１７至１８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张体
先：《土尔扈特部落史》，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马大正、成崇德主编：《卫拉特蒙古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才
吾加甫：《土尔扈特蒙古与藏传佛教》，《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王力：《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与西藏格鲁派上层
联系述考》，《西藏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乌云毕力格：《土尔扈特汗廷与西藏关系（１６４３—１７３２）———以军机处满文录副档记载
为中心》，《西域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萨仁图叶：《土尔扈特蒙古与清朝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８年；孔
令伟：《从新发现的藏文文献看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东归中的历史作用》，《中国藏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四日《理藩院员外郎麒麟保奏带土尔扈特台吉吹扎布自恰克图赴京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边疆史地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以下省略编者，简注为《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９册，第２７３页。按：此件满文档案之汉文题名，原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麒麟保奏带土尔扈特台吉吹扎布自
恰克图赴京折》，第２０册相关档案皆题名“都察院左都御史”，或因《清代职官年表》内，乾隆十八、十九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内有“麒麟保”之名。然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不会至恰克图，此官员应为理藩院驻恰克图之章京。后文满文档案内，该麒麟保
之官职为ａｉｓｉｌａｋūｈａｆａｎ，即“员外郎”，故将伴送此次土尔扈特使团之麒麟保官职以及相关档案题名，均改为“理藩院员
外郎”。

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四日《理藩院员外郎麒麟保奏带土尔扈特台吉吹扎布自恰克图赴京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
编》，第１９册，第２７０页。

有关该熬茶使团之遣使时间，目前所有论著均写作乾隆十八年，或因《皇朝藩部要略》所载该使团“假道俄罗斯，三
年乃至”，以其于乾隆二十一年六月从恰克图入境喀尔喀，故此推算所得。然据所翻译的使团所携《土尔扈特部敦多卜达什
为请安献物事奏书》之具奏时间为“ｎｉｏｗａｎｇｇｉｙａｎ　ｙｅｎｄａｈūｎ　ａｎｉｙａｉ　ｕｙｕｃｉ　ｂｉｙａｉ　ｉｃｅ　ｓａｉｎ　ｉｎｅｎｇｇｉ　ｄｅ　ｗｅｓｉｍｂｕｈｅ”，即“甲戌年九月
初一吉日奏”，可知该使团起程日期当在此日之后。详见《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０册，第７页。



卜达什为请安献物事奏书》及“土鲁克装饰鸟枪、噶扎尔巴斯银丝箭筒、土鲁克之金表、讷默斯
庥金噶塔巴尼、讷默斯手柄镶银嵌珍珠齐头刀”等礼品，前往清朝，向乾隆皇帝请安献礼，并请
求清朝资助，护送使团“至西藏祷祝，叩拜达赖喇嘛”。① 从《土尔扈特部敦多卜达什为请安献
物事奏书》内容看，该使团的目的就是赴藏熬茶，与此前清朝接待并资助的准噶尔部的熬茶使
团基本一致。但从熬茶使团的组成成员分析，则可发现一些差异。
乾隆八年、十二年，准噶尔部两次组团赴藏熬茶，分别由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策妄多尔

济纳木扎勒派遣，肩负为策旺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讽经布施，共做善事之使命，故使团在西藏
各大寺院讽经布施，均由使团集体进行。② 而吹扎布使团之派遣者，并非仅为土尔扈特台吉敦
多卜达什一人，而是有多位派遣者，具体为：
土尔扈特敦多卜达什所遣为首使者台吉吹扎布、副使台吉喇布坦；阿玉奇汗之可敦达尔玛巴拉所遣使者

格楚勒淳洛木；敦多卜达什之子贡格车凌渥巴锡使者贡鄂；敦多卜达什之弟多尔济喇锡之使者格隆锡喇布；

敦多卜达什之弟颜达克使者达姆巴达林；敦多卜达什之弟博索尔玛使者洛颜丹巴；阿玉奇汗三世孙齐巴克多

尔济使者萨喇布；阿玉奇汗三世孙台吉玛锡使者衮楚克；和硕特台吉扎木杨使者阿旺；和硕特台吉颜喇穆沛

使者吉姆巴；和硕特台吉托克齐使者扎木楚；杜尔伯特台吉噶勒丹车凌使者格楚勒塔布锡；为已故策凌敦多

布汗办善事使者格楚勒垂洛布；为已故策凌敦多布汗之弟噶勒丹丹津办善事使者阿旺吉姆巴；为已故阿玉奇

汗之孙达桑办善事使者阿旺达希；为已故阿玉奇汗之孙敦多卜旺布办善事使者阿希；为已故阿玉奇汗之孙博

冬办善事使者鄂木齐；为已故阿玉奇汗之子衮德勒克办善事使者钦巴喇什。③

以上进入清朝的１９名使者，分别由１８家台吉、可敦派遣，即“除为首使者台吉吹扎布、副
使台吉喇布坦外，我等小台吉均亦各自遣使”。④ 派遣者内，除土尔扈特部大、小台吉及阿玉奇
汗可敦达尔玛巴拉（雍正八年，其亦曾单派使者为阿玉奇讽经）外，还有于同处游牧的３位和硕
特台吉、１位杜尔伯特台吉等，亦分别遣出使者，故此使团称作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
部之使团更为准确，但３位和硕特台吉、１位杜尔伯特台吉所遣使者，无疑系乘便派遣，因之按
传统称之为土尔扈特熬茶使团，亦无不可。上列后６位由逝者家人遣派为逝者做善事之使者，
无疑仅有为该逝者布施礼佛、于各寺院为逝者讽经之任务，可见１８家的使者分别肩负着为派
遣者礼佛讽经的使命。该使团在西藏各寺院布施情况，亦反映出使者们“各为其主”的特点。
乾隆十九年九月，吹扎布使团起程，一行６０人内，使臣２０名、学经者２０名、跟役２０名，

“俄罗斯给使臣二十人差役盘费，学经二十人并跟随前往叩拜之二十人，自备斧资，仅提供从阿
什吉噶尔路行走之路引，直至蒙古界”，且“为防俄罗斯境内贼人骚扰，派一人带领行走”，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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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尔扈特部敦多卜达什为请安献物事奏书》，《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０册，第６—７页。

吕文利：《嵌入式互动：清代蒙古入藏熬茶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５６—１９５页；赵令志、郭美兰：
《准噶尔使者档之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９０—６３２页。

《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奏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率部前来巴里坤折（附名单１件）》，《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
编》，第１９册，第３６３—３６５页。按：此清单排列错简，应为第１９册第２７０—２７６页所录《理藩院员外郎麒麟保奏带土尔扈特
台吉吹扎布自恰克图赴京折》之附录《清单》。按：章嘉·若贝多吉所著藏文《七世达赖喇嘛传》内，记载了其中１８位使者名
字，唯独不见副使台吉喇布坦。在傅景的奏折内，也记载为带领１８名使者。概台吉喇布坦因病留于京城，未能亲往西藏。

另外，《七世达赖喇嘛传》内多出１０名为敦多卜达什之哈屯及喇嘛上师等做善事之使者之名，皆为入境时所报跟役，可知吹
扎布熬茶使团之跟役亦多肩负为已故主人或师傅讽经布颜之使命。详见章嘉·若贝多吉著、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

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８９页。该书所载土尔扈特熬茶使者之名，因藏文、满文拼写不同，故汉文译文有别，如吹扎
布，该书写作“曲江”，格隆锡喇布，该书写作“喜饶格隆”等。

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四日《理藩院员外郎麒麟保奏带土尔扈特台吉吹扎布自恰克图赴京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
编》，第１９册，第２７５页。

《土尔扈特部敦多卜达什为请安献物事奏书》，《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０册，第７页。



知此次出使熬茶，使臣们仍得到了俄罗斯的路引和资助。俄罗斯因有前述乾隆五年清朝给萨
纳特衙门的照会，此次并未试图派俄罗斯人一同前往，仅为预防使团在俄罗斯境内受到贼人骚
扰，派一人护送使团至蒙古喀尔喀边界。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使团一行终于到达临近恰克图的边界之地楚库查拉，开始与清朝官员

交涉入境事宜。当时从伏尔加河流域至恰克图，一般行走五六个月，而此使团竟然用时近二十
个月，为以往土尔扈特使团所罕见。行走迟缓的原因，不见记载，臆测其与同俄罗斯政府交涉
和使团成员生病或病故有关，其中到恰克图时，副使喇布坦病重，“安置学经之二十人内，路上
二人患病身故”，①但从以往准噶尔、土尔扈特各类使团行走情况看，一般将病重、病故者留后
行走，不至于过多耽误行程，因而此原因或非主要因素，与俄罗斯政府艰难交涉，当为该使团延
期到达恰克图之主要原因。
五月十日，接到有关土尔扈特熬茶使团之奏报，乾隆皇帝上谕员外郎麒麟保会同土谢图汗

延丕勒多尔济等验看使团情况，只准熬茶使者和跟役入境，不准俄罗斯人和前来学经者入
境。② 七月初，经土谢图汗、麒麟保等与使臣吹扎布等会商，将学经者留在俄罗斯，经调整后使
团成员共４０名，其中１９名使者、２１名跟役，携带“所雇骆驼一百峰，自有骆驼三十三峰，总共
一百三十三峰驼行装，所骑自有马六十匹，鸟枪十七支，箭筒十一个，腰刀三十一把”，③得以入
境，并由麒麟保陪伴，土谢图汗遣派旗内章京一员、兵丁十名护送，自恰克图前往北京，并“沿途
准与蒙古人等交易”，④可补充牲畜及日常所需。
麒麟保一边谨慎带领使团成员前往张家口，一边呈报使团行进等各种情况，并奏请下一步对

使团的安排事宜。因副使喇布坦生病及驼马疲惫，影响使团行进速度，但八月十七日乾隆帝起驾
前往热河行宫，麒麟保欲趱行此前赶至京城。乾隆帝考虑到使团情况，谕令麒麟保“此间伊等尚
需照顾生病之人，可缓慢而行”，⑤“无需趱行，此间使臣等抵张家口，可多住几日，二十五日再往京
城。抵达京师后，留下伊等行李，妥当办理贸易物品后，九月初五日，带领使臣起程前往热河行
宫。估计恰好九月十五日朕自木兰围场回銮时，前往接驾”。并谕麒麟保晓谕使臣等“圣主念尔
等皆远方前来之人，疾行辛苦，著沿途休息缓行，以副朕抚恤远来者之至意”。⑥ 使团一行遵照谕
旨，在张家口休息１０日，于八月二十日起程，行５日至北京，妥善办理贸易之事后，九月初五前往
热河，十五日接驾觐见，奉上土尔扈特台吉敦多卜达什之奏书及所携方物“土鲁克装饰鸟枪、噶扎
尔巴斯银丝箭筒、土鲁克之金表、讷默斯庥金噶塔巴尼、讷默斯手柄镶银嵌珍珠齐头刀”，⑦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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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四日《理藩院员外郎麒麟保奏带土尔扈特台吉吹扎布自恰克图赴京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
编》，第１９册，第２７３页。

《清高宗实录》卷１００，乾隆四年九月壬子条载理藩院议奏：“土尔扈特系俄罗斯所属，异国之人，欲令十数幼童，往藏
内居住习经。且俄罗斯之人，其教本异，从前并未往藏内行走。此二节则断不可行”，当为禁止俄罗斯人和土尔扈特部学经
者入境之依据。

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四日《理藩院员外郎麒麟保奏带土尔扈特台吉吹扎布自恰克图赴京折》之附录《清单》，《清代新
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１９册，第３６４—３６５页。

《清高宗实录》卷５１２，乾隆二十一年五月戊寅条。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理藩院员外郎麒麟保奏土尔扈特使臣赴热河觐见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０
册，第５２页。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理藩院员外郎麒麟保奏土尔扈特使臣赴京请安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０
册，第７２页。

《土尔扈特部敦多卜达什为请安献物事奏书》，《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０册，第７页。



加接待围班蒙古王公之筵宴。① 使团成员完成觐见之仪式后返京，十月初，由乾清门侍卫傅景、
员外郎麒麟保伴送，自北京出发，沿今保定、正定、井陉、太原、临汾、潼关、西安、宝鸡、宁强、绵阳、

成都、巴塘、昌都一线驿路行进，于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抵达拉萨。

二、使团于前藏后藏熬茶布颜

土尔扈特熬茶使团离京前往西藏后，军机处字寄驻藏大臣萨喇善、伍弥泰，著晓谕达赖喇
嘛使团前往西藏之事。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准军机处字寄后，“二钦差禀奏喇嘛，土尔扈特额
木齐三十人经大皇帝恩准，不久将来藏朝拜喇嘛师徒和各大圣地寺院，大做清净法事”，②可知
二十一年年底，达赖喇嘛既知该使团之事。乾清门侍卫傅景带领土尔扈特熬茶使团抵达拉萨
后，当日即亲往布达拉宫，叩拜七世达赖喇嘛，将所带乾隆皇帝“所赐圣旨、宝柄扇和绸缎多匹”

等礼品赏交，“喇嘛为彼等灌顶，并一块饮茶叙话”，③商定使团成员叩拜达赖喇嘛事宜。

当时达赖喇嘛久患肺疾，又出现感冒症状，众侍从皆劝说暂勿接见土尔扈特使者，等身体
好转再说，但达赖喇嘛说：“彼等远道而来，历尽艰辛，这次若不会见，不知何日相会，彼等必然
失望，再说会见对我疾病无妨碍，无论如何，定要接见他们。”④故于二十八日，傅景率使臣吹扎
布等３０人，得以叩拜达赖喇嘛，献上曼遮（ｍａｎｊａ）。达赖喇嘛赐茶，并与使者等共饮，问候远来
使者，并询问土尔扈特弘扬黄教等情况，吹扎布一一作答，并祈愿达赖喇嘛早日康复。⑤ 但因
“达赖喇嘛生病，使臣所献礼物，熬茶事宜，均未商办。此间俟达赖喇嘛身体稍愈后，使臣再行
呈献”。⑥ 不料，达赖喇嘛于二月初三日亥时圆寂。达赖喇嘛在呼吸困难、伴有咳血的情况下，

仍带重病接见远道而来的土尔扈特使者，堪可赞颂。对吹扎布熬茶使团而言，终得叩拜达赖喇
嘛，实属万幸。

达赖喇嘛突然圆寂，无疑对使团打击不小，虽“一时不能接受，然于正月二十八日，得以瞻
仰达赖喇嘛佛面”，亦实现了代表土尔扈特人叩拜达赖喇嘛之愿望。吹扎布等恳请照计划熬
茶，且“因达赖喇嘛圆寂，将带来呈献物品，用作给达赖喇嘛做布颜”，⑦获得清朝方面准允，故
此熬茶使团，例外增加了一项为达赖喇嘛讽经布颜的内容。按照以往土尔扈特部遣使赴藏熬
茶情况分析，书库尔岱青、阿玉奇、策凌敦多布等均有向达赖喇嘛求赐汗号之举。⑧ 此次敦多
卜达什所遣使团，抑或亦有为其求取汗号之目的，但因在给达赖喇嘛进献大礼之前，达赖喇嘛
圆寂，此请自然未及言说，故不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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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实录》卷５２０，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丁丑条载为：“土尔扈特台吉敦多部达什遣使吹扎布入贡，上召见于行幄。

赐宴”，乃将熬茶使仅记为朝贡使。筵宴之事，详见卷５２２，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丙申、丁酉、庚子条。

章嘉·若贝多吉著、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第３８１页。

章嘉·若贝多吉著、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第３８７页。

章嘉·若贝多吉著、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第３８９页。

此次会见过程及对话，详见章嘉·若贝多吉著、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第３８９—３９０页。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钦差乾清门侍卫傅景奏土尔扈特使臣抵藏颁赏达赖喇嘛及熬茶事宜尚未办理折》，《清
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２册，第７０—７１页。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钦差乾清门侍卫傅景奏土尔扈特使臣因达赖喇嘛圆寂恳请照旧熬茶折》，《清代新疆满
文档案汇编》，第２２册，第８３页。

乌云毕力格：《土尔扈特汗廷与西藏关系（１６４３—１７３２）———以军机处满文录副档记载为中心》，《西域研究》２０１５年
第１期。



尽管拉萨附近的藏传佛教界沉浸于为达赖喇嘛讽经、治丧的氛围中，但在驻藏大臣萨喇
善、伍弥泰的协调下，土尔扈特熬茶使团在拉萨各寺院的讽经礼佛活动，得以照常进行。二月
初十日，使团团体和个人（包括跟役）前往布达拉宫，纷纷为达赖喇嘛敬献布颜后，使者们遂于
各寺院除为本部部众诵经祈福外，分别为已故台吉策凌敦多布、噶尔丹丹津、达桑格、衮德勒
克、达赞等讽经礼佛做善事。于各大寺院熬茶时，除使团集体献布颜外，使者及跟役个人均随
意于各处献礼品和金银。另外，还向拉姆吹忠、哲蚌吹忠等单独献礼。唯因众寺院喇嘛当时皆
给达赖喇嘛讽经做固礼穆，故暂时未能为土尔扈特熬茶使团讽甘珠尔、丹珠尔经。

在拉萨各寺院基本熬茶完毕后，傅景带领使团于三月初三日前往后藏，于三月十二日到达
扎什伦布寺。当日，傅景即前往叩拜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将皇帝赏赐班禅礼品赐交，并商定土
尔扈特熬茶使团于扎什伦布寺熬茶事宜。翌日开始，使团前往叩拜班禅，呈现礼品。后数日请
班禅为本部祈福，分别为前述亡者及阿玉奇、敦多卜达什亡故二妃等讽经做善事。使者和跟役
等亦纷纷向班禅进献礼品和金银财物。① 事毕，一行于四月初一日返回拉萨。
返回拉萨后，使臣吹扎布等告请伴送官员傅景称：
我土尔扈特乃极边小部蒙古，蒙文殊师利大博克达汗施以鸿恩，允我土尔扈特等所请进藏。我土尔扈特

台吉叩拜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先人祈福之心意，皆获大博克达汗之恩准。再，我等使臣蒙大博克达汗

之恩，稽首来朝觐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佛面，且在众多大寺亦获念经熬茶，此皆蒙荷大博克达汗之重恩，

我土尔扈特之人方可尽心敬佛。现我使臣实不能报之于万一，故将所驮银两内拿出一百两，诚心为大博克达

汗万寿永照，在大昭寺祈祷诵经。②

傅景自然依其所请，于四月初三日率领使团在大昭寺为乾隆皇帝诵长寿佛经。检索《熬茶
档》《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等档案文献，均不见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以往遣使熬茶
时，特因感恩，专为皇帝诵经之记载。吹扎布等使臣此举，无疑是真诚感激清朝照护他们完成
使命的表现，亦为耳闻目睹清朝黄教之胜，表达敬佩乾隆皇帝阐扬黄教、安逸众生之情。
接下来数日，熬茶使团分别在拉萨各大寺院补讽甘珠尔、丹珠尔经后，熬茶活动圆满结束。

因傅景奉有“现达赖喇嘛圆寂，土尔扈特使臣在前藏熬茶后，立即率伊等前去后藏熬茶。熬茶
完毕，不宜在此久住，率土尔扈特使臣立即返回”③之上谕，故于四月二十二日带领使团按原来
驿路返回，六月十八日到达成都，得到总督开泰热情接待。七月十九日到达西安，傅景准军机
处字寄，著使臣等于万寿节（八月十三日）之前，赶至避暑山庄，觐见皇帝，并参与祝寿活动，对
土尔扈特使臣而言，殊属鸿恩。此后使团返回北京，在清朝周密安排下，从张家口一路返恰克
图，复经西伯利亚返回土尔扈特部，历时近４年。

三、清朝之接待与赏赐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接到土尔扈特熬茶使团前来之奏报后，乾隆皇帝即令军机处字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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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者在拉萨各寺院及扎什伦布寺具体布施情况，详见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乾清门侍卫傅景为报土尔扈
特台吉等给西藏各寺发放布施数目事咨呈军机处文》之附录《清单》，《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２册，第４１８—４２５页。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乾清门侍卫傅景奏闻土尔扈特使臣吹扎布等出资赴大昭寺为皇上念经情形折》，《清代
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２册，第４２７—４２８页。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乾清门侍卫傅景奏闻土尔扈特使臣吹扎布等在藏熬茶情形及返回日期折》，《清代新疆
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２册，第４２６页。



外郎麒麟保，与土谢图汗一起验明使团可入境成员后，伴送使团进京。麒麟保一路精心奏报安
排行程，协助使团筹措马驼、安置行装、照看病员、采买所需，尽心尽力，终于将使团护送至京
城。帮助使团贸易所携商品，购置前往西藏熬茶之部分物品后，麒麟保复带使团成员前往热河
行宫，恭献奏书、礼品，完成朝觐使命。返京备足熬茶所需物品后，奉上谕：“依土尔扈特使臣所
请，遣其入藏。著派侍卫傅景、员外郎麒麟保照看护送。钦此。”①可知乾隆帝考虑到吹扎布使
团从北京前往西藏熬茶，仅派一员从五品员外郎伴送，显得不够重视，且不利于对各方面沟通，
故特派正三品之乾清门侍卫傅景总领伴送之事，但因麒麟保已与使团成员熟悉，且明晰使团各
类事务，故仍派麒麟保伴送吹扎布等前往西藏熬茶。不料使团十二月行至巴塘，“麒麟保于十
八日夜丑时中风，病发甚急，一个时辰内即殁”，傅景遣人将其尸体送往成都，“交总督开泰照例
办理，送归本旗”。② 麒麟保突然中风病故，当与其过度劳累有关。自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十
日，麒麟保接准军机处字寄，奉旨照顾伴送土尔扈特熬茶使团之事后，其勤于职守、兢兢业业，
一路尽心照顾使团成员，马不停蹄，半年多时间内，从恰克图到京城后，又往返热河，旋即协助
傅景带领使团至巴塘，行程一万余里，可谓身心疲惫。此后，傅景在无佐贰辅助情况下，带领吹
扎布使团，在西藏圆满完成熬茶使命，顺利返回热河，参加万寿节活动。可以说，吹扎布使团能
够成功至热河觐见、赴藏熬茶，顺利完成使命，与麒麟保、傅景尽心照看、伴送，密不可分。另
外，土谢图汗、东苏尼特札萨克王公、察哈尔总管所遣护送官员、兵丁，在恰克图至张家口一线
往返护送以及驿路沿途绿营官兵之接续护送，保障了使团的安全。理藩院所遣领催噶尔玛之
翻译，亦系吹扎布使团完成使命之保障。
土尔扈特熬茶使团得以圆满完成任务，主要得益于清朝的资助。吹扎布使团起程后，在俄

罗斯境内时，俄罗斯给２０位使者提供差役盘费，其余自备斧资。进入喀尔喀后，如吹扎布所
言，“自恰克图以来地方，诚因大博克达汗主子仁慈教化，喀尔喀札萨克旗之人，皆对我等甚为
友善，使我等沿途食用鲜奶、酸奶而行，行程毫不辛苦”，③可知熬茶使团成员，在蒙古地区沿途
得到蒙古王公及民众的关照，给予饮食。自张家口到北京，往返热河，则依例由直隶总督饬地
方官员，沿驿路供给“乘用驿马、食用口粮、下榻处所及车辆”④等。使团归部时，“自京至张家
口，俱由驿站供应。自张家口至恰克图，交总管辉色，即著来使自行雇觅骑驮牲只”，⑤可知吹
扎布使团自进入张家口后，往返皆由驿站供应。出张家口前往恰克图时，如来时一样，使用自
己之马驼。其实使团来时之马驼，已经交由察哈尔总管辉色等在张家口牧放一年有余，畜力膘
情完全可以自行返回恰克图。
吹扎布使团起程前往西藏前，军机处议奏，此次熬茶使团行走驿路前往西藏，“所需骑驮马

匹份额，或者赏给数百两银，或估计恰好够伊等骑驮，赏给四五十匹马，其余伊等自行租雇。沿

５０１

乾隆二十一年土尔扈特赴藏熬茶使团探析　

①

②

③

④

⑤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大学士傅恒等奏土尔扈特使臣等赴藏熬茶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０册，

第３９８页。

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钦差乾清门侍卫傅景奏带领土尔扈特使臣吹扎布抵日期及麒麟保途中病故折》，《清
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１册，第２９７—２９８页。

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四日《理藩院员外郎麒麟保奏土尔扈特使臣赴京请安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０册，

第７２页。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乾清门侍卫傅景为赴藏熬茶之土尔扈特使臣吹扎布等返回西安并赴热河事咨呈军机处
文》，《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４册，第３２６页。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４３，乾隆二十二年八月辛巳条。



途所食物品，另，自打箭炉往那边所需帐篷、锅等物，交付地方官员提供”，①并敕谕沿途直隶、
山西、陕西、四川官员好生照料。四省总督或巡抚不但亲自接见招待使团成员，亦札付属下官
员尽心照顾。特别是四川总督开泰，除负责四川省内驿站供应外，因自打箭炉厅以西至拉萨，
不设驿站，故还要为使团准备帐篷、锅具等。使团成员因有驿站供给，省却住宿、饮食之劳苦，
故仍有“毫不辛苦”之感，顺利到达拉萨。
使团自拉萨返回时，沿途招待如故。至成都时，已至酷暑，“总督开泰拨给吹扎布单层、双层

纱衣各一件外，拨给小使臣、跟役等每人一件单层纱衣等衣物，以避炎热”，②使团成员颇为感激。
各省官员之照料，亦为该使团圆满完成使命之因素，也无疑给使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目前所见史料，准噶尔、土尔扈特等熬茶使团能够两次赴热河行宫者，唯有吹扎布使团。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该使团遵旨前往热河行宫朝觐、献礼，参加木兰秋狝结束之庆典筵宴，得以
遇见清朝围班之蒙古王公，了解清朝满蒙联盟之本质。翌年八月返回时，直接前往热河行宫，
参加万寿节，得见清朝庆典之盛况。对使团成员而言，咸属一生难遇之盛事。
关于对土尔扈特人的赏赐，仍依例由军机大臣议奏。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回銮时，

傅恒等具奏恩赏土尔扈特台吉使臣事宜：
土尔扈特台吉敦多卜达什遣使吹扎卜恭请圣安，并贡方物。皇上加恩，赏赉敦多卜达什及其眷属镀金

器、银器、鞍辔、缎、布、茶叶，及使臣、跟役等缎、布、茶叶各有差。查使臣来时，系自备资斧，若赴藏归巢，俱官

为办给，并伊等贸易物件，亦行赍送，殊属劳费。从前赏给使臣银一百两，跟役等亦赏银有差。臣等酌议，于吹

扎卜起程时，赏银二百两，跟役等共赏银三百两。③

清朝按朝贡使和熬茶使之例，分别对敦多卜达什及其眷属、使臣、跟役等加以恩赏。考虑
到该使团路途远、时间长、花销大等因素，抑或因军机大臣等与吹扎布等会谈融洽，吹扎布等特
为皇帝于大昭寺诵经，极为恭顺之故，破例对该使团成员加倍赏银。据此亦可窥见此次熬茶活
动极为圆满，并对以后土尔扈特部历史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四、此次熬茶活动的意义和影响

作为土尔扈特部东归之前最后一个到达清朝的使团，得到了清朝各方面的关照，成功完成熬
茶使命，并彼此留下良好印象。吹扎布等此次成功出使，不但加深了相互理解，而且使团成员目
睹了清朝的社会繁荣和阐扬黄教之盛，得知准噶尔部覆灭及哈萨克阿布赉汗进表归附等与其部
族密切相关的大事，无疑对土尔扈特决意摆脱沙皇统治，毅然选择东归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在乾隆朝认知土尔扈特部方面。使臣吹扎布告知军机大臣等，该部“与俄罗斯相邻，俄罗

斯即谓我等为其所属，其实并未归降。我等非奉大皇帝圣旨及达赖喇嘛之言，自不肯为人臣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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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大学士傅恒等奏土尔扈特使等赴藏熬茶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０册，第

３９９页。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乾清门侍卫傅景奏报带领土尔扈特熬茶使吹扎布等自藏行抵成都及回京日期折》，《清代
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４册，第３０页。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４３，乾隆二十二年八月辛巳条。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４２，乾隆二十二年八月癸酉条。《皇朝藩部要略》卷１３《厄鲁特五》载为：“俄罗斯尝与雪

西洋（指瑞典）及西费雅斯科（指土耳其）战，土尔扈特以兵助之，厥后稍就弱，俄罗斯因谓为其属，然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
帝有命，安肯自为人臣仆。”知其系因助战出兵，势力削弱，而屈服于俄罗斯，但其实阿玉奇、策凌敦多布、敦多卜达什等均同
俄罗斯沙皇关系密切，且亦得俄罗斯加封之汗号。



乃代表土尔扈特部表明他们并未归降俄罗斯，这对业已将其视作俄罗斯属民的清朝而言，无疑
是重要信息。并且使臣等“因述所居疆域绘献”，使清朝方面明确了该部“北界俄罗斯，南界哈
萨克，东界哈喇哈尔榜，西界图里雅斯科”①的具体范围和西北边外的一些地名。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接到土尔扈特部东归之奏折后，军机处遵旨查阅有关土尔扈特部之档
案，奏闻近十四年，“唯二十一年七月，员外郎齐林保，自恰克图率土尔扈特台吉敦罗布喇什遣来
使者吹扎布等，于八月到达京师，圣主加恩赏宴，于九月将伊等带至避暑山庄入觐……又按伊等
所请，遣赴西藏熬茶……今来之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即敦罗布喇什之子”。② 翌日，乾隆皇帝颁给
渥巴锡等诏书内，亦有“尔汗敦罗布喇什……遣其使吹扎布等，赴藏诵经布施”，③足见此次熬茶使
团给清朝留下深刻印象，对清朝了解土尔扈特以及安置东归之土尔扈特人，均有较大影响。

第二，在土尔扈特部认识清朝方面。吹扎布使团沿驿路穿行清朝南北，目睹了喀尔喀、内
蒙古王公及百姓的生活，更见识了直隶、山西、陕西、四川直至前藏、后藏等地的繁华与富足，了
解了清朝的国力和官员的作风，尤其是见到了北京、热河、西藏等地宏伟的黄教寺院，理解了清
朝“阐扬黄教、安逸众生”的宗教政策。

吹扎布熬茶使团的使者，均由驻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部之大
小台吉及大喇嘛所遣，故他们返回游牧地后，可以将熬茶使团之见闻，传布于各个游牧地，对该
地区之蒙古人了解清朝、向往清朝黄教兴盛之地影响巨大。特别是敦多卜达什的使者、渥巴锡
的使者以及代表大喇嘛扎尔固齐罗卜藏丹增的使者等，对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罗卜藏丹增
等决定举族弃俄东归，亦有影响。渥巴锡动员族人东迁，回归故土的说辞为：摆脱俄国的高压
控制和奴役；返回黄教兴盛之地；离达赖喇嘛近就可以得到拯救，且利于熬茶礼佛等。最终，渥
巴锡汗遂“与合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④ 回归后，乾隆皇帝特谕：“嗣后，若
尔等欲派使赴藏熬茶、布施，朕即施恩，照尔之愿准行。”⑤足见熬茶讽经在土尔扈特人信仰及
其向往东归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选定回归时日时，大喇嘛扎尔固齐罗卜藏丹增向渥巴锡传达了七世达赖喇嘛给土尔扈
特部的预言，此前“他们通过特使事先取回了达赖喇嘛的手谕。达赖喇嘛预言，如果这次迁徙
在虎年或兔年进行将会诸事顺利”。⑥ 吹扎布使团于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得以叩拜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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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藩部要略》卷１３《厄鲁特五》。按：此事《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４２，乾隆二十二年八月癸酉条记载为：“臣等
谨将询问吹扎布地名，绘图恭呈御览。”应更为可信。吹扎布等并未绘献疆域图，系军机大臣等与使臣会谈时，核实一些未知
之地名后，军机大臣绘图呈览。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九日《福隆安奏乾隆二十一年土部遣吹扎布至京师事折》，《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６页。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谕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敕书》，《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３８页。按：此敕书原件
为满文、托忒文两种文本，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雍正谕土尔扈特敕书》一直藏于和静县卓哩克图汗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均
险些遗失，追回后三敕书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皇朝藩部要略》卷１４《厄鲁特六》。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谕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敕书》，《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３８页。
［瑞典］斯文·赫定著、赵清译：《帝王之都———热河》，中国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８页。另［俄］帕里莫夫著、许

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记载七世达赖喇嘛的预言为“１７７０年、１７７１年是土尔扈特人走向光荣的
两年，也是离开俄国最为有利的两年”（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７２页）；［英］Ｔ·德昆赛著、戴寅译：《鞑靼的反叛》中
亦有“必须在虎年到兔年之间实行逃迁才能获得最后成功”（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编：
《卫拉特蒙古译文汇集》，第三册，第３４３页）。此处用虎年（１７７０年）、兔年（１７７１年）更符合蒙藏历法习惯，诸多记载可证确
有此预言。



世达赖喇嘛。虽然达赖喇嘛染病，但仍与使团成员会谈良久，应该交流了土尔扈特的现状。按
时间分析，吹扎布等系七世达赖喇嘛会见的最后一批土尔扈特使者，此断言抑或为吹扎布使团
觐见时所得。七世达赖喇嘛的“预言”对渥巴锡等商定东归、选定出发时间意义重大。另外，在
起程东归时，渥巴锡、罗卜藏丹增派格桑大喇嘛一行５人，快马加鞭，用３个月的时间赶到伊
犁，向清朝政府报告土尔扈特部等弃沙皇东归之事。可以说，土尔扈特部东归，藏传佛教影响
较大。此问题已有专论，①兹不赘述。
第三，使团成员在热河见识了满蒙联盟，得悉西北局势。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吹扎

布等接驾了木兰秋狝回銮之乾隆皇帝，见到了参与木兰秋狝的蒙古围班王公及准噶尔、杜尔伯
特等部前来朝觐的王公。翌年八月，使团成员再至热河参加祝寿仪式，又见到了参与万寿节的
诸多知名蒙古王公。在这两次重大活动中，吹扎布等了解了蒙古王公在清朝的地位和待遇，洞
悉了满蒙联盟的实质，所见所闻，传至土尔扈特部，无疑对土尔扈特部大小台吉均有触动。
乾隆十九年九月熬茶使团离开游牧地时，虽然准噶尔汗国汗位纷争正炽，但达瓦齐仍往清

朝遣使，阿睦尔撒纳等归附清朝，西北尚无战事。但至二十二年九月使团离京返回时，西北局
势，天翻地覆。准噶尔汗国覆亡，达瓦齐被囚禁北京。阿睦尔撒纳叛乱即将平定，和特辉特部
青衮杂卜叛乱被擒，准噶尔台吉等复叛，亦基本被剿灭，准噶尔汗国之游牧地因战事频繁、痘疫
肆虐，多已荒无人烟。草原传播各类消息较快，此类信息，抑或早已传至伏尔加河流域，为敦多
卜达什、渥巴锡等知悉，但吹扎布使团带回的消息，无疑是最可靠的。这类信息，为土尔扈特人
酝酿返回准噶尔草原故地至关重要。
另外，吹扎布等在热河，得知哈萨克阿布赉汗归降清朝后，颇为欣喜，言称“哈萨克既为大

皇帝臣仆，若蒙谕旨，令我等由彼前来，更不迂回道路，于我等甚属有益”。② 对一直与哈萨克
汗国时有军事冲突的土尔扈特部而言，得知哈萨克汗国之阿布赉汗所部归附清朝，乃属利好之
消息。其不但可以减轻东南面的军事压力，嗣后还可经由哈萨克进入清朝，更为重要的是可以
制定经由哈萨克汗国左部东归，返回准噶尔草原的计划。此计划制定得较为周密，即使在起程
东归前，渥巴锡仍以防御哈萨克之名，蒙蔽俄罗斯地方官员，为准备东归赢得了时间。
综上所述，土尔扈特部所遣吹扎布熬茶使团，颇受乾隆皇帝重视，得到清朝方面大力资助

和关照，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使命。此次出使，加深了土尔扈特部对清朝综合国力和黄教政策方
面的了解，亦使乾隆皇帝知悉了生活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的情况，对土尔扈特部毅然
决定东归祖国和清朝妥善安置来归之人均有重要影响，堪称清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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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４２，乾隆二十二年八月癸酉条。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ｒｇｈｕｔ　Ｔｒｉｂｅ　ｔｏ　Ｔｉｂｅｔ　ｔｏ　Ｂｒｅｗ　Ｔ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ｏｆ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Ｚｈａｏ　Ｌｉｎｇｚｈｉ（９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ｙｅ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ｓｅｃｏｎｄ　ｙｅａｒ　ｏｆ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Ｔｏｒｇｈｕｔ

ｔｒｉ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Ｖｏｌｇａ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ｅｎｔ　ａ　ｂｒｅｗｉｎｇ　ｔｅａ （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ｌ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　ｉｎ　Ｌａｍａｉｓｔ
ｔｅｍｐｌｅ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　ａｏｃｈａ熬茶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ｉｓ　ｍａｎｊａ　ｆｕｉｆｕｍｂｉ）ｍｉｓｓｉｏｎ　ｌｅｄ
ｂｙ　Ｃｏｉｊａｂ　ｔｏ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ｇｒｅａ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ｅｍｐｅｒｏｒ．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ｉｌｅｄ　ｔｅａ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ｒｇｈｕ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ｄ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ｉｊａｂ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ａｃｋ　ａ　ｌｏｔ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ｏｒｇｈｕｔ
ｔｒｉｂｅ，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ｓ　ａ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ｏｒｇｈｕｔ’ｓ　ｐｌａｎ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ｏｒｇｈｕｔ　ｔｒｉｂ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ｌｅｄ　ｂｙ　Ｃｏｉｊａｂ；ｂｒｅｗｉｎｇ　ｔｅａ．

Ａ　Ｍｉｃｒｏ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ｙｕｅ乡约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ｕｒｆ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ａｎｙｉｎ（１０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ｐａｎ，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ｙｕｅ（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ｔｈｅ　Ｂｅｇ（ａｇｅｎｅｒｉｃ　ｔｅｒｍ　ｆｏｒ　ｃｈｉｅｆｓ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ｙｕ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Ｇｕａｎｇｘｕ　ａｎｄ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Ｘｕａｎｔｏｎｇ，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ｙｕｅ　ｆｅｌｌ　ｉｎｔｏ　ｄｉｓａｒｒａ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ｙｕ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ｙｕｅ　ｇｏ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ａｘ　ａｎｄ　ｃｏｒｖｅ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Ｂｅｇ　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ｎ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ｙｕ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ｃｅ，Ｂｅｇ　ｃｈｉｅｆ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ｒｏｓｅ　ａｎｄ　ｅｓｃａｌａｔｅｄ．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ｙｕｅ，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ｙｕ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ａｘ　ａｎｄ　ｃｏｒｖｅｅ，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ｏｖｅｒ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ｙｕｅ．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ｙｕｅ　ｆｒｏｍ "ｆａｉｒ　ａｎｄ
ｕｐｒｉｇｈｔ" ｔｏ"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ｂｌｅ" ．Ｉ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ｙｕｅ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ａｓ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ｙｕ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Ｔｕｒｆａ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ｅ；ｉｎ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ａｘ　ａｎｄ　ｃｏｒｖｅｅ．

Ｓａｌ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Ｔｅａ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ｕ　Ｚｈｉｙａｎｇ（１２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ｔｅａ　ｉｎ

Ａｓｓａｍ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ｄｕｍｐｅｄ　ｔｅａ　ｉｎｔｏ　Ｔｉｂｅｔ．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９１１，ｔｈｅ　ｓａｌｅ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ｒｉｃｋ　ｔｅ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ａ　ｓｈａｒｐ　ｆａｌｌ　ｉｎ　Ｔｉｂｅｔ．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ｕｍｐ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ｔｅａ．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ｌａｓｈ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ｒｉｃｋ　ｔｅａ，ｔｈｅ　ｓａｌ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ｔｅａ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ａｓｔ．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ｓｔ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ｄｕｍｐ　Ｉｎｄｉａｎ　ｔｅａ　ｉｎｔｏ　Ｔｉｂｅｔ．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Ｙｕｎｎａｎ　ｔｅａ　ｄｕｅ　ｔｏ　ｍａｒ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ｅａｐ　ｐｒｉｃｅ　ｍａｄｅ　ｕｐ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ｆａｌｌ
ｌｅｆｔ　ｂｙ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ｒｉｃｋ　ｔｅａ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ｅａ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ｉｂｅｔ；Ｉｎｄｉａｎ　Ｔｅａ；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ｒｉｃｋ　Ｔｅａ；Ｙｕｎｎａｎ　Ｔｅａ．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１３４）…………………………………………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ｓ　ｆ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１３９）…………

２４１

Ｅｔ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３，２０２１


